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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純粹、再利用——這是趙靜身上的標
籤，也是她追求的生活方式。趙靜曾是一名服
裝品牌設計師，她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生
產大量的垃圾，這對於生態環境是一種破壞，
為了追求簡單純粹的生活方式，2015年她辭
去設計師的職位，來到深圳梧桐山「撿破
爛」，並改造這些物品，變廢為寶，使其以另
一種姿態呈現。

刪繁就簡
甫入趙靜位於深圳的展廳，門簾是用裝咖啡
豆的麻袋改造而成的，一旁別具特色的屏風則
源自回收來的舊窗框，而她正在着手將裝咖啡
豆的麻袋改造成為一個包。展示廳內，掛着她
用回收來的舊牛仔服改造的衣服……
「你怎麼弄一堆破爛兒回來？」剛開始在梧桐山做
舊物改造的時候，她的房東比較抗拒。但三年多來，
趙靜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把別人不穿的牛仔褲、舊
傢具等撿回家，用設計和創作把「垃圾」變成了生活
藝術品，不僅扭轉了房東的看法，還影響到周圍的人
們。「後來很多朋友都開始一起『撿破爛』了，」趙
靜笑着說，自己目前帶着改造品在內地多個城市展
覽，「不一定像我這樣生活，但每個人都可以思考自
己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刪繁就簡。」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真的需要那麼多物品嗎？」
趙靜和她的朋友們，正在現代化城市裡，嘗試探索一
種更加環保和純粹的生活方式。

辭職隱居
辭去設計師的高薪厚職，源於長時間對着電腦工作
的她突然感到眼睛的灼痛，並被醫院診斷為重度乾眼

症，她甚至一度擔心自己會失明。正是那場大病改
變了她的觀念，在養病兩個月之後，她終是做出
了選擇，辭職並搬到深圳梧桐山山腳下，在村子
裡過上了半隱居的生活。
從設計師淪落到「撿破爛」，她的選擇遭遇

了家人的反對，但並沒有打消遠離城市喧囂的
念頭。她租下村子裡的小樓，在朋友的幫助
下，着手以回收舊物改造新居，別人丟棄的
床、沙發、窗框、瓶子等，都是她的寶貝。
自從居於山腳下後，趙靜發覺，自己對物質的

渴望也越來越少。每月的生活費控制在1,000元以
內，而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做一些舊物改造的定製
設計，一方面補貼生活費，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與
眾分享環保永續的生活方式，影響更多的人。她想
做的，不只是舊物改造本身，更多的是關於一種
生活方式的探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是否
能夠維持生活。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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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早在比《臥虎藏龍》更前的很
多年，葉錦添在行內便是大師了。

《胭脂扣》、《英雄本色》等等電影的美
術，內地電視劇《大明宮詞》、《橘子紅
了》等，都讓人驚艷於這個藝術家大手一揮
下的創作。履歷漂亮成這樣，接下來理應順
理成章與更多電影大師合作，繼續創作電影
經典，然而，葉錦添並不只關注這個領域，
他開始頻繁與不同的藝術家以多種形式交錯
合作，並寫了四本書。「我從十年前開始寫
這個系列，主要是寫我自己的哲學、『新東
方主義』，一直寫到現在的第四本。」
除了寫書，葉錦添也做展覽：「我在北京
做了一個展覽，是跟科學家合作的，我提出
了一個精神DNA的概念，在講世界上所有
的物質背後還有一面是物理學世界沒有研究
過的，所以導致我們似乎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不是很深。」這些之外，他還和許多不同領
域的藝術跨界合作藝術作品，有舞蹈、服
裝、音樂等等，很難具體地說葉錦添有什麼
頭銜，因為他個人就抗拒有形的東西。
對於「大師」這個稱呼，他不置可否：

「我覺得我的狀態仍然還是非常試探性，很
年輕的，我不覺得自己已經穩定了。我覺得
驚慌和恐懼是和別的感受同時存在的，所以
我不會因為這些感受而惶恐，因為我還一直
在前行。」

高於物質生活的宏觀
他在書中不怎麼提自己的作品，講的是更

加宏大的東西，關於精神世界、關於未來、
關於「生物」。「『生』和『物』其實是兩
樣東西，」他說，「雖然我們都是生命體，
但是常常忽略了『生』是我們本身，而
『物』是依附我們存在的物質。」
即使撇開書中的內容，葉錦添討論的命題

也有一點宏大：「現在的這個時代，我們身
處在一個物質很飛躍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
得到更好的物質生活，但我覺得我們沒有停
下來想想，這個世界能不能負荷。」他提
出：「現在的人需要很多的物質才能得到滿
足，但其實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他認為並不需要。《臥虎藏龍》裡有這樣

一個場景，男女主角坐在一個涼亭之中，背
景是一片翠綠的竹林，李慕白說：「我的師
父常說，把手握緊，裡面什麼也沒有；把手
放開，你得到的是一切。」 葉錦添對於精
神世界的探索，大約就是這麼一種狀態。

形式會限制所有想像力
限制是藝術的天敵，葉錦添說：

「我覺得每段時間都是一個重複，好像
一個循環一樣。是圓形的。事情發生
了，它有它的屬性，會一直在不同的時

間中發生，就像一種模式。」但這個模式不
是好的事情，它會讓想像力被制約。
因此，葉錦添離開了香港。搬去台灣後，

他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一起，想去找屬於自
己源頭的東西。因為他被邀請去了歐洲做設
計，遇到很多很棒的藝術家，就發現自己拿

不出中國的東西，感覺無法自處，他覺得自
己作為香港人，在文化上是很迷茫的，因為
特殊的歷史及地理原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
什麼」。這個時候，「新東方主義」這個概
念便萌發了。帶着濃濃中國特色的美學，在
他這裡新舊交融，變成自由的素材，所以他
說：「我覺得我找到了。」
「很多人知道我做很多關於古典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種文化在人們心中已經是約定俗
成的東西，已經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方法去
理解它，但我自己覺得如果要進入未來，中
國還有一個可能性，用新的方法去看古代的
東西。在創作上，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利
用到，需要換一種眼光去看。」他說：「如
果有這個方法，在我的創作中，就會產生不
同的融合，不同文化和時代的融合，這樣
我就可以很自由地去使用這些素材。」
在北京的展覽主題是精神DNA，這個措

辭很概念化，但一用上他精神層面的解釋，
便十分清晰：「我對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因為
我在做一些古代人物的時候，覺得沒有一種
方法，可以去了解古代的人想事情的方式。
他們更多的是用精神層面的方式去尋求對世

界的認知，但是我們好像經過西化以後，物
質化越來越強烈，以及現在大家對物質的追
求越來越多。我自己覺得，在寫書的過程
中，希望對精神上的東西有更深的認知。所
以我會做這個展覽，去研究。」

作品中帶着濃濃的「自己」
他覺得，真正的藝術家創作出來的東西，

會讓人有熟悉感，因為那是來自精神中的東
西，而不是世俗。世俗對於葉錦添來說是
「被創作出來的」，而精神上的富足才是藝
術的本質。藝術家的創作，一定帶着自己的
影子，葉錦添說：「比如我為什麼覺得《蒙
娜麗莎的微笑》是很偉大的藝術品，因為她
有畫家自己在裡面，她的樣子也是達文西年
輕時候的樣子。」所以，葉錦添的藝術作品
中，都會帶着濃濃的「自己」，那是不能言
說的一種交流。
「溝通是最困難的，也是最有趣的，和人

交流的過程是在打開對方的世界，但是並不
一定用語言。因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模式，
但不是最有效。」這些無形的東西，最終形
成有形，變成葉錦添的獨特藝術。

究竟是時代造就大師，抑或大師造就時代，這是個問題。但幾乎可以很肯定的是，無論在哪個時代，葉錦添都大概

是個不尋常的人。

《臥虎藏龍》在奧斯卡金像獎拿到最佳藝術指導的小金人，並提名最佳服裝設計的那一年，葉錦添便成了「香港之

光」，然而這個頭銜與其毫不匹配。走進人群中的葉錦添，時常穿着很素淨的衣服，戴帽子，說話平緩、輕柔，表情

很少，怎麼看都沒有光芒萬丈的樣子。葉錦添並不只關注戲劇服裝設計領域，他頻繁與不同的藝術家以

多種形式交錯合作，開始出書寫自己的哲學「新東方主義」，探索精神世界的東方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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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錦添月前在香港書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精神DNA」。 主辦方供圖

■葉錦添做電影《臥虎藏龍》時主角造
型的草圖。 資料圖片

■葉錦添去年在港舉辦首次個人展覽「葉錦添：藍——藝術、服裝與記憶」。 中通社


